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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某
日
想
起
楊
牧
的
一
篇
散
文
，
翻
書
，
找
出
這
一
段
：

﹁
去
年
如
此
，
今
年
亦
復
如
此
，
我
想
明
年
也
僅
僅
如
此
，

假
使
明
年
還
站
在
同
一
個
窗
口
看
那
夏
天
的
樹
﹂
；
﹁
就
這

樣
平
淡
些
，
讓
日
子
平
淡
地
流
下
去
。
﹂
的
確
是
很
平
淡
，

這
篇
散
文
叫
︽
科
學
與
夜
鶯
︾，
用
最
平
淡
的
筆
觸
書
寫
，
科
學

是
甚
麼
呢
？
詩
又
是
甚
麼
呢
？
尖
端
科
學
家
找
出
了
一
個
甚
麼

﹁
粒
子
﹂
的
時
候
，
有
人
問
：
這
個
發
現
有
甚
麼
用
？
詩
人
寫
了

一
首
詩
，
比
如
說
，
一
首
描
寫
夜
鶯
的
抒
情
詩
，
又
有
甚
麼
用
？

科
學
家
的
答
案
是
：
目
前
說
不
出
有
甚
麼
，
也
許
十
年
二
十
年

以
後
它
可
以
顯
示
出
它
的
用
處
來
。
謙
沖
得
很
呢
！
詩
人
的
答
案

是
：
詩
也
許
只
是
一
份
短
暫
的
體
認
，
經
歷
了
一
段
漫
長
的
歲

月
，
比
如
說
，
一
百
六
十
多
年
，
偶
然
再
給
人
發
現
，
那
就
是
永

恆
的
知
識
了
。
平
淡
，
而
不
是
讓
生
命
就
此
歇
止
。
生
命
本
身
並

沒
有
驚
奇
，
謙
沖
裡
卻
又
持
有
信
仰
，
結
合
了
唯
物
與
唯
心
，
那

恐
怕
是
另
一
階
段
的
心
志
了
。

某
日
在
書
店
裡
翻
了
昆
德
拉
︵M

ilan
K
undera

︶
的
︽
不
朽
︾

︵Im
m
ortality

︶
的
一
些
章
節
，
一
方
面
嘆
服
他
的
睿
智
，
另
一
方

面
，
又
覺
得
把
生
命
的
荒
謬
看
得
太
通
透
了
，
且
有
餘
力
上
天
下

地
的
引
古
據
今
，
活
得
也
未
免
太
勞
累
了
。
︽
不
朽
︾
當
然
也
包

含
昆
德
拉
式
的
嘲
諷
，
最
終
一
個
問
題
可
能
是
：
生
命
究
竟
有
甚

麼
用
？
這
種
提
問
方
式
並
不
是
實
用
主
義
的
，
而
是
一
種
企
圖
借

用
文
字
的
悖
論
，
穿
越
文
字
的
隙
縫
，
窺
探
浮
生
難
耐
的
本
源
。

某
日
翻
讀
楊
牧
的
︽
瓶
中
稿
︾，
翻
開
﹁
自
序
﹂，
讀
到
一
些
已

然
陌
生
的
句
子
，
他
說
﹁
詩
仍
然
是
最
可
靠
的
信
物
吧
﹂，
﹁
我

今
日
所
為
之
耿
耿
不
寐
的
思
想
，
也
只
有
在
今
日
和
明
日
的
詩
裡

去
揣
測
﹂，
﹁
這
好
像
是
諾
言
﹂
︰
﹁⋯

⋯

我
也
不
是
甚
麼
憤
世

嫉
俗
的
侘
傺
分
子
；
知
我
者
，
謂
我
心
憂
，
不
知
我
者
，
謂
我
何

求
。
我
更
不
可
能
還
是
多
愁
善
感
的
少
年
，
這
些
大
抵
不
宜
扇
面

傳
抄
，
區
區
草
稿
，
也
不
敢
希
望
有
人
納
懷
袖
中
。
詩
固
然
是
可

靠
的
信
物
，
詩
稿
並
不
見
得
可
靠
，
此
正
如
舞
可
能
是
永
恆
的
歡

愉
和
超
越
的
悲
哀
，
但
舞
者
只
是
舞
者
，
謝
幕
下
台
。
﹂

愈
來
愈
覺
得
，
故
事
的
開
始
和
結
束
，
總
不
以
個
人
的
意
志
為

轉
移
，
對
於
﹁
永
恆
﹂
這
一
類
字
眼
，
更
加
敬
而
遠
之
了
。
只
是

久
不
久
讀
一
點
楊
牧
，
在
古
典
與
現
代
的
交
織
之
間
往
復
來
回
，

始
明
知
所
謂
謙
恭
，
有
大
智
大
愚
與
小
智
小
愚
之
別
，
一
念
之

間
，
不
及
其
餘
了
。
知
我
者
謂
我
如
何
如
何
，
不
知
我
者
謂
我
這

般
這
般
，
彷
彿
還
在
眷
戀
一
個
﹁
我
﹂
字
，
以
﹁
我
﹂
之
被
認
識

為
某
種
知
與
感
的
標
準
，
當
中
的
冷
暖
悲
歡
又
豈
是
旁
人
所
能
體

味
？有

些
人
用
一
種
非
常
不
屑
的
口
吻
質
疑
，
有
些
人
用
一
種
非
常

諒
解
的
口
吻
訴
說
生
活
之
難
耐
與
無
奈
，
都
收
到
了
，
而
且
十
分

明
白
，
然
則
個
人
的
抉
擇
，
本
來
就
有
十
萬
八
千
種
不
得
不
的
理

由
，
又
豈
是
一
兩
句
不
大
痛
癢
的
質
疑
所
能
責
難
得
了
？
又
豈
是

一
兩
句
婉
轉
得
幾
乎
毫
無
重
量
的
安
慰
所
能
解
脫
得
了
？
忽
然
覺

得
這
世
界
原
來
還
那
麼
擾
攘
而
荒
誕
。
可
楊
牧
告
訴
我
們
：
詩
仍

然
是
可
靠
的
信
物—

—

那
是
一
種
層
次
的
生
命
追
求
，
無
論
如
何

不
是
一
生
的
全
部
。

擺
脫
自
己
真
是
一
件
十
分
艱
難
的
事
情
，
尤
其
是
寫
作
，
有
時

僅
僅
是
一
種
小
農
作
業
式
的
手
工
業
，
熟
能
生
巧
是
一
層
意
思
，

慣
性
變
成
保
守
，
恐
怕
也
是
一
層
不
容
忽
略
的
意
思
。
是
的
，
生

命
疲
累
了
總
得
歇
息
，
但
舞
者
何
以
永
遠
謝
幕
下
台
？
沒
事
，
只

是
想
說
，
若
夢
浮
生
，
總
是
難
耐—

—

即
使
重
新
開
始
，
也
必
一

樣
簡
單
，
也
必
一
樣
簡
單
地
愛
和
繁
衍
。

近
年
三
次
去
新
加
坡
，
都
住
進
黃
志

祥
先
生
的
福
爾
頓
︵Fullerton

︶
酒
店
，

前
兩
次
在
老
店
，
這
一
次
住
新
店
。

第
一
次
去
，
原
本
我
們
訂
的
就
是
這

家
古
色
古
香
的
酒
店
。
在
結
賬
離
開
的
時

候
，
巧
遇
黃
兄
，
他
堅
持
不
讓
我
們
付
賬
，

第
一
次
領
了
他
的
情
誼
。

第
二
次
，
我
們
幾
個
朋
友
買
了
赴
新
加
坡

四
天
三
夜
的
自
由
行
套
票
。
既
交
了
款
，
又

有
了
酒
店
房
間
的
房
號
。
但
在
行
前
的
一
次

政
府
的
酒
會
活
動
中
遇
到
他
，
說
起
數
天
後

會
到
新
加
坡
，
他
立
即
說
應
去
住
他
的
酒

店
。
我
說
已
訂
好
了
酒
店
，
不
必
讓
他
破

費
，
他
堅
持
要
我
們
去
住
他
的
酒
店
。
翌
日

並
讓
秘
書
打
來
電
話
，
告
訴
房
間
已
訂
好
，

並
會
派
人
到
機
場
接
機
。
到

以
後
，
果
然

受
到
隆
重
接
待
，
我
們
夫
婦
和
另
外
兩
位
友

人
，
更
被
安
排
住
上
三
個
套
間
。

這
一
次
與
友
人
共
三
對
夫
婦
，
聯
袂
赴
星

度
假
，
又
是
已
訂
好
機
票
和
房
間
。
也
是
偶

然
給
黃
兄
知
道
了
，
他
便
在
他
的
福
爾
頓
酒

店
新
店
留
下
房
間
。
我
們
原
訂
了
新
加
坡
聖

淘
沙
的
康
樂
福
酒
店
︵C

rockfords

︶，
第
二
天

只
好
乖
乖
﹁
搬
竇
﹂。

該
酒
店
總
經
理
章
志
宏
︵G

io
v
a
n
n
i

V
iteralg

︶，
還
在
該
店
房
間
內
留
有
親
筆
信
，

表
示
歡
迎
之
意
，
並
備
美
酒
佳
果
相
贈
，
盛

情
可
感
。

新
店
的
餐
廳
客
滿
，
晚
飯
只
好
在
大
堂
的

走
廊
用
餐
。
我
們
點
了
幾
客
海
南
雞
飯
，
味

道
不
過
不
失
，
不
是
頂
好
，
也
不
太
差
。
上

次
前
來
，
曾
在
摩
天
輪
下
的
快
餐
店
吃
過
一

頓
最
差
的
海
南
雞
飯
。
後
來
知
道
新
加
坡
的

﹁
文
東
記
﹂
的
雞
飯
最
為
著
名
，
一
試
之
下
，

果
然
名
不
虛
傳
。
上
一
次
吃
過
的
海
南
雞
飯

有
最
好
的
和
最
差
的
，
這
一
次
吃
了
一
頓
平

平
而
僅
及
格
的
雞
飯
，
便
動
了
再
探
文
東
記

的
念
頭
。
但
這
一
次
司
機
送
去
的
卻
是
另
外

一
家
文
東
記
，
這
才
知
道
，
文
東
記
在
新
加

坡
有
七
家
之
多
。
不
過
，
不
同
分
店
，
水
準

都
不
錯
。
這
一
次
又
吃
到
最
好
的
海
南
雞
飯

了
。前

年
到
吉
隆
坡
也
到
過
文
東
記
，
可
見
名

牌
便
是
名
牌
。
俗
語
說
，
不
要
賣
壞
招
牌
才

好
！

郭
美
美
事
件
鬧
了
半
年
，
對
內

地
社
會
公
益
事
業
影
響
不
可
謂
不

大
，
市
民
自
發
性
捐
款
因
事
件
的

曝
光
而
大
幅
萎
縮
，
很
多
事
業
沒

民
間
捐
款
很
難
繼
續
。
郭
美
美
事
件
只

是
公
益
捐
款
需
要
提
高
透
明
度
的
催
化

劑
，
即
使
沒
有
郭
的
事
件
，
捐
款
公
開

透
明
讓
捐
款
者
及
群
眾
了
解
各
項
支
出

的
明
細
及
來
龍
去
脈
也
有
實
際
需
要
，

只
是
事
件
令
群
眾
一
下
子
難
於
接
受
，

於
是
以
暫
時
停
止
捐
款
來
作
為
要
求
透

明
度
的
代
位
行
動
而
已
。

以
近
日
山
東
一
位
農
民
中
彩
後
對
彩

金
的
安
排
，
可
反
映
出
郭
美
美
事
件
的

影
響
，
及
內
地
慈
善
事
業
短
期
內
提
高

透
明
度
的
必
要
。
報
道
談
到
該
農
民
花

了
四
元
人
民
幣
結
果
幸
運
地
中
彩
八
百

六
十
三
萬
元
。
當
被
問
及
會
如
何
花
用

彩
金
，
他
的
反
應
正
常
不
過
，
因
為
中

獎
絕
對
是
意
料
之
外
，
即
時
想
到
的
就

是
用
來
還
房
貸
或
作
些
投
資
，
畢
竟
手

頭
有
錢
不
用
再
捱
高
息
了
。
至
於
會
否

作
慈
善
捐
獻
，
他
的
反
應
是
會
考
慮
捐

部
分
為
家
鄉
修
築
一
條
路
，
因
為
效
果

是
可
以
看
得
見
的
。
也
許
在
郭
美
美
事

件
以
前
，
即
使
這
名
農
民
有
餘
錢
可
以

作
些
捐
獻
，
大
抵
從
來
沒
想
過
捐
款
的

用
途
流
向
；
甚
至
可
能
因
為
能
力
有

限
，
也
不
大
好
意
思
過
問
。
過
去
半
年

不
單
公
益
事
業
集
體
上
了
一
課
，
就
連

市
民
也
了
解
到
善
款
無
論
多
少
，
自
己

絕
對
有
權
利
知
道
用
在
甚
麼
地
方
。
相

信
如
果
讓
捐
獻
者
選
擇
，
絕
大
部
分
人

還
是
希
望
捐
款
的
效
果
能
親
自
目
睹
，

過
去
是
太
過
信
靠
慈
善
組
織
，
如
今
則

相
信
監
察
可
以
提
升
慈
善
事
業
的
質

素
。個

人
以
為
即
使
慈
善
事
業
也
不
可
能

一
帆
風
順
，
郭
美
美
事
件
雖
然
造
成
了

負
面
影
響
，
但
也
是
慈
善
事
業
成
長
必

經
之
路
，
及
早
把
經
營
慈
善
事
業
導
入

正
途
對
各
方
面
都
有
好
處
。

這
個
問
題
不
容
易
談
，
因
為
爭
議

性
太
大
了
。
二
○
○
五
年
推
出
的
紀

錄
片
︽
挪
亞
方
舟
驚
世
啟
示
︾，
在

宗
教
界
內
外
，
都
引
來
很
大
的
回

響
，
事
緣
影
片
拍
攝
者
相
信
，
土
耳
其
亞

拉
臘
山
上
有
挪
亞
方
舟
遺
址
，
於
是
一
行

人
登
山
探
險
，
嘗
試
發
掘
真
相
並
進
行
拍

攝
，
但
結
果
是
，
相
關
片
段
和
發
現
仍
留

下
許
多
疑
問
，
猜
測
和
推
斷
也
是
不
少
，

教
人
難
以
定
奪
，
所
以
各
方
人
士
就
此
爭

論
不
休
。
事
隔
六
年
，
︽
挪
亞
方
舟
驚
世

啟
示
2
︾
面
世
，
可
以
感
受
到
創
作
人
很

想
繼
續
探
索
，
為
觀
眾
帶
來
更
多
實
在
的

發
現
和
影
像
，
去
除
並
反
駁
上
一
集
帶
來

的
負
面
批
評
和
觀
點
。

我
並
不
熟
悉
科
學
和
近
東
歷
史
文
化
，

當
然
，
挪
亞
方
舟
的
故
事
自
小
已
經
讀

過
，
但
從
來
沒
想
過
方
舟
是
否
存
在
人

間
，
因
為
我
一
直
認
為
方
舟
故
事
只
是
一

則
神
話
，
所
以
這
主
要
不
是
真
與
假
的
問

題
，
而
是
意
義
的
問
題
，
神
話
故
事
總
為

我
們
帶
來
啟
迪
和
人
生
教
訓
，
這
就
足
夠

了
。
我
不
會
想
真
正
的
方
舟
是
怎
樣
，
正

如
我
不
會
探
求
宙
斯
的
長
相
是
如
何
，
女

媧
補
天
的
石
有
多
美
麗
。

不
過
，
紀
錄
片
拍
攝
者
對
自
己
所
見
與

拍
攝
的
對
象
充
滿
信
心
，
上
窮
碧
落
下
黃

泉
，
總
要
證
實
亞
拉
臘
山
上
的
木
結
構
，

確
確
實
實
就
是
古
代
的
挪
亞
方
舟
。
同
意

與
否
，
他
們
的
努
力
與
探
索
是
值
得
關
注

的
，
整
個
過
程
其
實
也
很
勵
志
。
我
只
希

望
拍
攝
者
的
熱
切
與
科
學
考
古
的
研
探
可

以
互
相
結
合
，
為
觀
眾
帶
來
更
多
強
而
有

力
的
證
據
，
證
明
方
舟
故
事
不
單
是
神

話
，
而
且
是
歷
史
。
當
然
我
也
希
望
拍
攝

者
能
夠
平
衡
理
性
的
研
討
和
感
性
的
申

述
，
事
實
上
片
中
的
音
樂
未
免
過
於
澎

湃
，
情
感
不
時
壓
下
了
理
智
。

總
的
來
說
，
︽
挪
亞
方
舟
驚
世
啟
示
2
︾

製
作
認
真
，
比
對
上
一
集
已
跨
出
了
重
要

的
一
步
，
期
待
下
一
集
帶
來
更
多
發
現
，

滿
足
觀
眾
求
知
求
真
的
期
望
。

挪亞方舟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八
十
一
歲
高
齡
的
中
國
女
科
學
家
屠
呦
呦
在
美
國

紐
約
領
取
了
國
際
醫
學
界
著
名
的
醫
學
臨
床
獎—

—

﹁
拉
斯
克
獎
﹂。

但
她
可
能
不
能
獲
得
諾
貝
爾
獎
的
提
名
，
理
由
是
她
的
論
文
被
世
界
各

國
引
用
得
太
少
了
。

拉
斯
克
獎
相
當
於
美
國
頒
發
的
諾
貝
爾
生
理
學
或
醫
學
獎
的
大
獎
，
中

國
科
學
家
發
現
了
對
瘧
疾
有
神
奇
治
療
功
效
的
青
蒿
素
，
把
全
世
界
瘧
疾

的
病
人
發
病
人
數
五
億
人
，
減
少
了
一
半
，
挽
救
了
幾
百
萬
人
的
生
命
。

長
期
以
來
，
西
醫
並
不
認
為
中
醫
藥
具
有
科
學
性
，
青
蒿
素
發
現
已
數

十
年
，
但
西
方
仍
然
不
認
為
中
國
這
個
發
明
具
有
很
高
的
科
學
水
平
。

青
蒿
素
的
發
現
，
同
我
國
的
﹁523

﹂
專
案
科
學
計
劃
有
巨
大
的
關
係
，

文
革
時
期
這
個
計
劃
是
保
密
的
。
它
涉
及
了
我
國
的
氫
彈
、
原
子
彈
、
人

造
衛
星
計
劃
和
一
系
列
尖
端
科
研
，
當
時
採
取
了
集
體
攻
關
的
方
法
，
不

重
視
論
文
，
也
不
重
視
個
人
成
果
，
所
有
學
術
報
告
都
用
集
體
的
名
義
發

表
。抗

瘧
藥
與
國
防
的
力
量
很
有
關
係
。
當
時
越
南
戰
爭
正
在
進
行
，
在
越

南
的
美
軍
因
為
染
上
了
瘧
疾
，
有
幾
十
萬
兵
員
被
迫
退
役
，
嚴
重
地
影
響

了
美
軍
的
戰
鬥
力
。
美
國
不
惜
投
入
大
量
財
力
人
力
，
篩
選
出
二
十
多
萬

種
化
合
物
，
最
終
也
未
找
到
理
想
的
抗
瘧
新
藥
。

當
時
，
中
國
政
府
決
心
要
找
到
一
種
特
效
藥
。
中
國
中
醫
研
究
院
中
藥

研
究
所
的
屠
呦
呦
、
廣
州
中
醫
藥
大
學
的
李
國
橋
、
中
科
院
上
海
藥
物
研

究
所
的
李
英
等
一
大
批
人
參
與
其
中
。
屠
呦
呦
加
入
的
是
中
醫
藥
協
作

組
，
她
與
軍
事
醫
學
科
學
院
的
研
究
人
員
一
同
查
閱
歷
代
醫
藥
記
載
，
挑

選
其
中
出
現
頻
率
較
高
的
抗
瘧
疾
藥
方
，
並
實
驗
這
些
藥
方
的
效
果
。

青
蒿
屬
菊
科
一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在
中
國
南
北
方
都
很
常
見
，
屠
呦
呦

在
中
醫
古
籍
中
發
現
﹁
青
蒿
一
握
，
以
水
二
升
漬
，
絞
取
汁
，
盡
服
之
﹂

之
章
節
，
知
道
只
能
生
絞
取
汁
，
受
到
啟
發
，
認
為
溫
度
高
可
能
對
青
蒿

有
效
成
分
造
成
影
響
而
影
響
療
效
，
便
改
動
乙
醇
提
取
的
方
案
，
改
為
用

沸
點
比
乙
醇
低
的
乙
醚
提
取
的
方
案
。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四
日
，
經
歷
了

多
次
失
敗
後
，
在
實
驗
室
裡
，
終
於
成
功
提
取
到
青
蒿
中
性
提
取
物
，
獲

得
對
鼠
瘧
、
猴
瘧
瘧
原
蟲
百
分
之
百
的
抑
制
率
。
在
非
洲
，
由
屠
呦
呦
主

持
研
發
的
新
一
代
抗
瘧
藥
雙
氫
青
蒿
素
︵
商
品
名
﹁
科
泰
新
﹂︶，
廣
泛
用

於
抗
瘧
治
療
，
被
譽
為
﹁
神
藥
﹂。
有
人
甚
至
將
自
己
剛
出
生
的
孩
子
起
名

叫
﹁
科
泰
新
﹂。
西
方
的
抗
瘧
藥
售
價
很
貴
，
所
以
，
救
回
了
非
洲
幾
百
萬

人
的
人
命
的
藥
物
，
就
是
中
國
的
﹁
科
泰
新
﹂。

西
方
人
說
，
外
國
的
科
學
家
根
本
就
不
認
識
屠
呦
呦
，
中
國
人
強
調
集

體
主
義
，
她
寂
寂
無
聞
，
但
是
，
諾
貝
爾
獎
一
定
要
頒
給
個
人
，
而
且
是

西
方
先
進
國
家
的
科
學
家
也
要
引
用
她
的
論
文
達
到
兩
千
次
以
上
，
才
夠

資
格
拿
諾
獎
。

為何中國拿不到諾貝爾獎？

「濟南的秋天是詩境的。」
「這個詩意秋光秋色是濟南獨有的。」

這是著名文學家老舍先生八十多年前在《濟南的秋
天》一文中所描述和抒發的。如今，濟南的秋天依
然那樣富有詩境，秋光秋色愈發迷人。
濟南秋天的詩境在泉水中。濟南的泉水春夏秋冬

呈現出不同的詩情畫意，但秋天賞泉最有韻味。濟
南南依泰山，北臨黃河，地勢南高北低，來自泰山
山脈的雨水滲入地下，形成裂隙岩溶水，順勢向北
向西潛流，到黃河南岸被堅硬不透水的輝長岩體堵
截，形成壓力水頭，在低窪的濟南老城區、明水、
洪範等地噴湧出來。經過夏天一個雨季的積蓄，秋
天，濟南泉水是一年中最好看的時候：噴勢大，水
位高，清澈，靈動。
秋天的趵突泉池，三股水的噴勢特別壯觀。恰如

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所描繪的，「雲霧潤蒸華不
注，波濤聲震大明湖。」秋天的黑虎泉也是最富詩

意的：高崖下有一深潭，清冽澄澈，旁為一方池，
有3個石雕虎頭，泉水從虎嘴裡噴湧而出，猶如萬
斛珍珠流瀉，噴吐入池，再流入護城河。其狀如明
代詩人劉敕所描寫的，「懸崖之下碧潭深，潭上懸
崖欲幾尋。石激湍聲成虎吼，泉湧清響作龍吟。」
至於墨泉和梅花泉，秋天的噴勢比趵突泉、黑虎泉
還要壯觀。
濟南的泉水四季都很清澈、靈動，秋季尤佳。濟

南的泉水是經碳酸鹽岩層裂隙過濾，懸浮顆粒物
少，水質好；泉池底部是沙石，淤泥少，秋天又少
雨，不易被沖渾。故濟南秋天的泉水更是碧潭如
鏡，清可鑒人。曾在濟南任齊州知州的北宋文學家
曾鞏當年一走近趵突泉泉池，就對泉水清如明鏡、
湧如轉輪印象深刻，寫下了「已覺路旁行似鏡，最
憐沙際湧如輪」的詩句。明代詩人劉敕則用「澄色
千年可洗心」的詩句讚美黑虎泉水清無雜質，賞心
悅目。如有時間多轉轉看看，就會發現，濟南七十

二名泉和無數無名湧泉哪有不清的？
賞完黑虎泉後，從遊船碼頭上船，

在眾泉匯流而成的護城河裡經大明湖
環城遊一圈，河水清澈見底，倒影清
晰可見，風光瀟灑似江南；沿途下船
到趵突泉的無憂泉，五龍潭的古溫
泉、醴泉、江家池邊坐下來，慢慢
賞，那望穿秋水、秋波頻頻的意境，
不身臨其境是難以領略到的。秋天的
百脈泉、珍珠泉，更是千姿百態：只
見串串水泡、粒粒珍珠，從泉池深處
冒出來，如清代學者王昶所描述的那
樣，「泉從沙際出，忽聚忽散，忽斷

忽續，忽急忽緩，日映之，大者為珠，小者為璣，
皆自底下達於面。」如在泉池邊一跺腳，泉池底部
急速冒出的珍珠水泡會更加玲瓏剔透、多姿多彩。
我很多友人秋天到濟南看了泉水後，發出了「濟南
歸來不看水」的感慨。
濟南秋天的詩境在紅葉中。濟南南部山區的土質

最適宜紅葉的生長，故濟南的紅葉分佈廣，面積
大，品種多。濟南青山入城，南部多山，有山的地
方，幾乎都有紅葉，但景色各不相同。
近處，千佛山、四里山、佛峪、龍洞等地的紅

葉，掩映在漫山遍野的蒼松翠柏之中，呈現出萬綠
叢中一點紅、一片紅的景致。晚清小說家劉鶚曾描
寫道，「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嶺
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
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裡面，
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十里長的屏
風。」
賞紅葉最出名的地方是紅葉谷。紅葉谷距市區約

33公里，乘車半個多小時就可到達。十月中旬，下
霜之後，是到紅葉谷賞紅葉的最佳時光。我去過幾
次，看不夠。每次進門後，先從絢秋湖畔向南遠
眺，只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紅葉和青松環繞的
萬葉塔聳立在山巒間，倒影在清清的湖水中，紅
葉、青松、柳樹、湖水交相輝映，頓覺人像在畫中
一樣。沿環秀路、歐洲風情谷，到情人谷，或坐電
瓶車、或步行，邊走邊看，紅葉似火，如詩如畫。
近看，葉如卵形、倒卵形的名貴紅葉黃櫨，穿插其
間的五角楓，葉態優雅，色彩斑斕，淺黃、深黃、
嫣紅⋯⋯，多姿多彩的紅葉給蕭瑟的深秋平添了獨
有的精彩。更奇妙的是，無論向前看還是回頭看，
哪個角度都可看到無邊無際的紅葉，4,000多畝黃
櫨，紅透了遠近的山，染紅了山後的天，映紅了山
澗的水。那壯觀、那熱烈、那絢麗、那燦爛，令人
震撼不已、心潮激盪。可惜這樣的詩境在老舍先生
居住濟南的年代還沒有。否則，先生一定會寫進他
膾炙人口的《濟南的秋天》中，讓更多的讀者分享

有紅葉的濟南的秋色之美。我在滬上的多位朋友看
了紅葉谷後，幾乎眾口一詞：濟南的紅葉比香山紅
葉還好看！
類似紅葉谷的地方在濟南還有很多，蓮台山、鳳

凰嶺、丁家峪、蟠龍山、三王峪等地的紅葉，也蔚
為壯觀，姿態各異。去年秋天，與家人到丁家峪呆
了大半天。這裡一座座青山中有大片大片的紅葉，
但有 與紅葉谷不一樣的情調。藍天、白雲、青
山、紅葉，環境是那麼自然，沒有旅遊景點那種人
工雕鑿的痕跡，溢淌 原生態的美；沒有都市的喧
囂塵土和景點的川流不息，周圍是那麼的幽靜，如
入人間仙境。沿 蒼松翠柏中的蜿蜒小道，歇歇停
停，登上山頂，飽覽遠處紅葉的壯美景色之後，時
到中午，在山腰間的梯田上找棵大樹，地上鋪上墊
子，一邊休憩聊天，一邊吃 自帶的啤酒、熟食，
一邊觀賞松紅、黃、綠相間的斑斕秋色；清新的空
氣中帶有絲絲清香，天高雲淡，碧空如洗，有遠離
塵世的寧靜。我想，當年趙孟頫先生或許是因為這
窮鄉僻壤交通不便，未能發現還有如此的詩境。否
則，繼《鵲華秋色圖》之後，他說不定會畫出一幅
更優美更有名氣的《南山紅葉圖》來。
濟南的秋天是詩境的，詩境在泉水、紅葉、青山

中。我的故鄉在江南，客居泉城四十年，有種感受
常駐心頭：陽春三月下江南，金秋十月到濟南。

波士頓某日記：浮生難耐

酒店和雞飯

葉　輝

客聚

回
想
起
來
，
三
十
歲
以
前
的
日
子

有
它
特
別
的
艱
難
，
難
在
生
活
的
分

裂
，
前
一
個
階
段
跟
後
一
個
階
段
的

適
應
截
然
不
同
，
連
問
個
究
竟
的
機

會
都
沒
有
，
人
生
的
歲
月
便
溜
走
了
。

小
學
蒙
昧
，
在
友
儕
和
活
動
中
度
過
，

然
後
高
唱
︽
友
誼
萬
歲
︾，
繼
而
入
讀
中

學
。
如
果
有
幸
入
讀
名
校
，
那
麼
中
學
和

預
科
的
日
子
，
便
浸
染
在
音
樂
、
朗
誦
和

戲
劇
裡
。
名
校
擁
抱
精
英
主
義
，
排
練
一

首
英
詩
誦
讀
花
足
整
整
一
個
學
期
。
我
便

曾
因
為
加
入
學
校
的
樂
團
，
中
一
至
中
五

的
午
膳
時
間
只
有
十
分
鐘
，
其
餘
的
全
歸

排
練
，
小
提
琴
的
技
巧
依
然
差
勁
，
只
是

瞞
騙
過
去
。
但
記
憶
中
一
生
的
光
輝
，
離

不
開
中
學
校
際
音
樂
節
我
校
樂
團
連
贏
三

屆
冠
軍
，
在
宣
佈
賽
果
中
歡
呼
忘
我
。

中
學
的
戲
劇
表
演
也
是
花
盡
心
神
，
學

校
亦
不
惜
灑
金
於
美
輪
美
奐
的
佈
景
道
具

服
裝
，
為
求
把
莎
劇
表
演
得
有
聲
有
色
。

回
想
時
又
再
次
認
為
一
生
英
語
發
音
最
準

確
的
一
次
，
便
是
中
學
的
英
語
話
劇
演

出
。
可
惜
，
這
些
輝
煌
一
到
大
學
年
代
便

銷
聲
匿
跡
。
大
學
到
底
發
生
何
事
？
打
從

迎
新
營
開
始
便
﹁
平
民
﹂
起
來
，
大
家
穿

膠
拖
短
褲
，
開
始
不
修
篇
幅
的
四
年
；
活

動
再
沒
有
指
導
，
也
跟
一
切
﹁
堂
皇
﹂
絕

緣
。
從
此
品
味
收
起
，
我
們
在
放
逐
中
亦

再
沒
有
進
步
。

大
學
畢
業
的
月
份
一
過
，
幾
乎
被
徬
徨

淹
沒
，
﹁
自
我
﹂
嚴
重
收
縮
；
在
社
會
人

潮
中
被
拋
起
墜
下
，
好
朋
友
見
面
時
只
是

疲
倦
無
語
。
昔
日
的
獎
牌
束
之
高
閣
，
提

起
亦
不
合
乎
場
合
了
，
就
讓
一
切
關
乎
光

榮
和
歡
呼
的
記
憶
寄
存
於
腦
海
，
在
失
意

委
屈
的
工
作
生
涯
裡
唏
噓
。
三
十
歲
以

後
，
具
實
力
者
才
敢
打
開
閘
子
，
數
說
往

事
。

分裂的歲月

百
家
廊

朱
文
興

善要人知

金秋十月到濟南

范　舉

談

楊振耀

打盡
吳康民

語絲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趵突泉池，三股水的噴勢特別壯觀。 網上圖片

■紅葉谷。 網上圖片


